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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等了很久，何建国音

讯全无。她绷不住了，给何建
国打电话，片刻后，那优美忧
郁的铃声居然在家中响起。

快一点时，家中何建国
优美忧郁的手机铃声突然响
了起来，小西扑过去接了电
话。电话里传出一个陌生的

男声，是警察，说何建国因醉
酒被送到了某医院。何建国
身上总带有名片，肯定是那
名片给警察提供的线索。小
西打车赶到医院时，何建国
正躺在医院急诊输液室里输
液，还没有完全糊涂，还能认

出小西是谁，当下拉住她的
手又哭又笑：“我要死了……
小西，我死了你是不是很高
兴？我死了，就再也不会有人
来烦你了，烦你们家了……”
说到这儿，突然闭了嘴，把那
只闲着的手伸进衣服内兜摸
了半天，摸出一个小本本塞

小西手里，笑眯眯道：“送你
样东西。”是一本存折。他接
着解释：“这是你老公，留给
你的遗产。记住，上面的钱得
给我们家一半。……对了，还
有密码———” 拍着脑袋想，
“多少来着？”

那天夜里，何建国闹腾了
一阵就睡了，一睡就睡得完全
不省人事。次日晨，何建国醒
了，知道了事情经过一句话没
说，背上包，牵着因一夜未眠
而脸色苍白的小西就走。走到
医院门口，打了车。一上车，就

把小西紧紧搂在了怀里。小西
哭了，他也哭了。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小
西没对家里说。说了没好处
还有害。他们的婚姻生活已
然如一间八面来风中的小屋
摇摇欲坠，再也经不住任何

外来的干扰。
一周后，小西上班，生活

回到了往常的轨道。与往常
不同的是，一到周末，夫妻俩

就开始紧张，去小西爸妈家？
怕他们烦。不去？怕他们生
气。他们已然感觉到了来自
小西妈的冷漠。最后决定，周
末没事就去，去了坐坐就走，
能不吃饭就不吃饭。直至有
一天，顾家发生了一个意外。

小西爸骨折了，洗澡时
滑了一下，腿就折了。出院
后，小西妈在客厅里召集子
女开了个小会，说是伤筋动
骨一百天，老年人还要久些。
她的意见，在没请到合适的

保姆之前，三个子女，轮流请
假，在家里照顾小西爸。小航

很为难，公司派他去意大利
进行商务考察，这事他跟妈
妈说过，不知妈妈是忘了还
是让他放弃。于是提醒了妈
妈一句，小西妈的意思是放
弃，让他跟公司解释一下，让
别人去。小航闻此沮丧至极。

这时何建国开口了。
“妈妈，要我说，要是去

美国什么的也就算了，意大
利机会难得。他们搞建筑的，
尤其需要去意大 利 开 开
眼。”小航感激地看看姐夫。
“要我说，这件事，我一个人

就行。”何建国说。众人闻此
一齐看他。“我是这样想的，
我回来住，夜里我陪着爸爸；
早饭我做；白天我中午回来
一趟，爸爸的中午饭也就解
决了。这样算下来，爸爸每天
单独一个人待着的时间只有

半天，半天就好办多了，把水
呀小便器呀什么的都放到爸
爸能够得到的地方，就没什
么问题了。”妈妈点了点头，
脸上难得地露出对何建国的
满意。

小西、何建国回家来住。

何建国说到做到，坚决不让
小西受一点累。晚上，小西睡
自己房间，小西妈睡小航房
间，他睡在小西爸房间里临
时搭起的一张行军床上。夜
里，小西爸那边一动他就醒，
一有事就起，拿药拿水倒小

便，耐心周到。眼瞅女婿没几
天就黑瘦了不少，老两口商
量着得抓紧时间找保姆了。
事实上自打小西爸骨折保姆
一直在找，没合适的。何建国
心思一动，道：“要不，我给
我们家打个电话，让他们在

那边帮着找一个？”
小西妈闻此眼睛一亮：

“好啊。知根知底的，也保
险。”

@ABCDE

我听着叶浅翠的故事，终

于忍不住“啊”了一声，急切
地追问：“你没事吧？没事
吧？”

叶浅翠抿嘴微笑，我立刻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说：“瞧
我傻的，你当然没事了，否则
怎么还能坐在我对面呢？”

“后来我就晕过去了。”
她将视线转到了窗外，看着极
远的地方，“再后来，我醒来，
在医院里。他们说我摔下山，
摔伤了。没有人相信我，大家
都以为这是我编出来的，以为
我因为当时摔伤脑袋，胡思乱

想……后来，我劝告自己这不
过是一个梦而已，渐渐地，我
自己也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
后脑受伤后的臆想。直到今
天，出现了她，还有他……”
“谁和谁？”
“今天一大早，有一门基

础课是与别的班级一起上的。
我去得很早，推开教室的门
时，里面只有一个中年妇女，
是任课教师，她冲我笑了笑，
说：‘你是第一个哦，欢迎
你。’在古宅的时候，张盈第
一句话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所

以当时我浑身僵住了。这时，
有人推门进来，是他……”

吧嗒吧嗒的脚步，在向

日葵办公室外面响起，十分
突兀。叶浅翠停住了说话，
有些惊恐地转头看着窗外。
片刻，姜培已站在门口了，
穿着运动便装，兴高采烈地
叫着：“哥们儿，该收工了，
走，打球去。”然后，他看到

了叶浅翠，两眼冒出强光，
伸出右手说：“我叫姜培，心
理系研究生。学妹是哪一系
哪一级的？”

叶浅翠神色变得冷淡

了，说：“我叫叶浅翠，是大
一新生。”站起身来，看了我

一眼，说，“谢谢你抽空听我
的故事。”言罢，她翩然起身

就走。我想阻止，却又不知如
何阻止。

天已全黑了，我从抽屉里
拿出 MP3，按下播放键，叶浅
翠的声音飘了出来，带着我再
一次重温了她的古怪经历。在
接下来的日子里，一有空闲，

我就重复地听她的经历。她只
告诉了我她的姓名，班级、系
别都没有说，在这个将近万名
学生的高校里，她宛若一滴水
投进了海洋，要找她很不容
易。直到姜培告诉我，他打篮

球认识了一个叫魏烈的。魏
烈，这名字我已听过不下几百

遍了。
魏烈长得很精神，剑眉星

目，穿着一身运动短装。姜培
揽着我的肩膀说：“小子，这
就是师兄陆林，未来的大心理
学家。”我笑着给了他一拳，
姜培笑嘻嘻地躲过。

魏烈扮了个害怕的神色，
说：“大心理学家？mygod，
我最怕心理学家了，《沉默的
羔羊》中那个家伙，那一双眼
睛简直就是X光。”
“咳，这个你放心，现在

他只是半桶水状态，还没有修

炼到那个程度。”姜培一本正
经地说。我们三人说笑着走进
了学校的川菜馆。叶浅翠这个
名字，首先是从姜培嘴巴里蹦
了出来。“她长得很正点呀。”
姜培说。
“就是，那天我们班跟她

们班一起上课，班里男生看
到她，大半被她惊得下巴都
快掉了。我是被她吓着了。”
魏烈呵呵笑。看到我与姜培
不解的神色，他解释：“那天
我进教室时，她已经在教室
里，正跟那个张老师说话。她

回过头看了我一眼，神色就
变得很难看了，就像看到鬼
一样。就是这样子……”魏烈
张大嘴巴，瞪圆眼睛，佯装受
了惊吓的样子。

我心中一动，想起了那天
叶浅翠的话：直到今天，看到

了她和他……莫非当中那个
“他”指的就是魏烈？“你以
前就认识她吧？你去过平凉旅
游吗？”

魏烈摇摇头：“不认识
呀，开课那天，第一次见到她。
平凉，那是什么地方？”

我显然没有心理准备，心

渐渐地沉入了谷底。难道叶
浅翠所说的一切真的是她的
幻想？

FGHI

在李敖金兰大厦的家

中，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聊
着聊着他突如其来地吻了
我。我记得他吻我的方式是
我这一生从未经历过的———

他接吻的时候头摆的角度是
笔直的，不知道是不是太紧
张，他竟然忘了接吻头得歪
一点才行，否则鼻子怎么处
置呢？我发现他连做这件事
的章法和一般人都不同。只
见他笔直地冲着我的鼻子压

了下来，猛力地吸我的上唇
（因为够不到下唇），我被压
得差一点没窒息，心想此人
也太土了点儿吧。后来我去
洗手间照镜子，赫然发现上
唇和人中之间被李先生吸出
了一圈赭色的吻痕。我赶紧

拿出粉饼遮掩，以免回家被
老母发现。那天晚上我们有
没有性爱我已经记不得了，
可能是因为他接吻的方式太
令人难忘了。

往后的三四天里我随时

都得补妆，以免露出那一小圈
已经“红得发紫”的吻痕。母
亲一直没说些什么，但是以她
那对闪电眉下的透视眼，不可
能察觉不到那么离奇的吻痕。

李敖的土令我觉得十分

新鲜，他人格中的冲突性更是
令我好奇。我一向有搜奇倾
向，愈是矛盾、复杂，愈是像谜
团一般的人，我的兴趣愈大。

当我们开始进入状况时，

我曾经问李敖他的另一位女
友刘会云该怎么办。李敖说了
一句令我绝倒的话，他说他会
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
百，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一千
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
我听了之后不免心生疑惑，继

续追问李敖什么叫做“暂时
避一下”，李敖说：“你这人没

个准，说不定哪天就变卦了，
所以需要观望一阵子。我叫刘

会云先到美国去，如果你变卦
了，她还可以再回来。”李敖
的多疑与防卫令我很不自在，
他对女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的态度也令我不安，但是人通
常会被未来的愿景牵着走的。

十月中旬我和宝哥（葛

小宝）到印尼登台，母亲陪
我同行，前后总共二十一天
的时间。我心里百般不愿和
李敖分开那么久，但当时的
酬劳很高，我和宝哥各唱几

首歌，主持人访问几句，说些
笑话，轻轻松松一天可以净

得台币十万元。于是我们一
站又一站地马不停蹄，每到
一站我都和李敖通长途电
话。二十一天下来我花了十
万台币的电话费，李敖也花

了台币八万元。宝哥每天都
问我：“你的敖今天怎么样
啊？”母亲那时还是“举双手
双脚赞成”的阶段，她认为台
湾唯一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
李敖。

二十天好不容易熬过了。

回台湾时李敖亲自到机场接
我，记者显然守候已久，看见我
们立刻蜂拥而上，当时我们的
恋情早已轰动海内外。回到世
界大厦的新家，发现李敖不但
帮我们安装了新的热水器，买
了新的录影机，同时也打点了

楼下的管理员，他的周到和仔
细令母亲非常满意。只要母亲
不阻挠，我们的关系一定顺利
些，这一点李敖是非常清楚
的。不久我们决定同居，那时李
敖已经准备送刘小姐一笔钱，

请她到美国“观望”一阵子。
我把衣物都搬到金兰大厦，两
个人开始过起试婚的生活。

当李敖觉得一切都在掌
握中情势很安全的时候，他
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宠女人
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

睁开眼睛，床头一定齐整地
摆着一份报纸、一杯热茶和
一杯热牛奶。那时他早已起
床（他的生理闹钟每天都按
时把自己唤醒），一个人在书
房里集中精神搜集资料、做
剪贴，开始一天的写作活动。

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准的
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
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
不听音乐、不看电视、不打麻
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
动而只有工作。

JKLMN

战争爆发以来，五角大楼

就一直在研究使用原子弹的
问题。早在麦克阿瑟“圣诞攻
势”发起前的11月 20日，劳
顿·柯林斯上将对同事们说：
“据信，很快会请参谋长联席
会议就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
问题发表意见。也可以想象，

在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攻势
的情况下，对部队和物资集结
地使用原子弹，也许是使联合
国军守住一条防线或尽早地
进行向满洲边境推进的决定

性因素。”
中国人大规模参战后，参

谋长联席会议秘书莱勒海军少
将向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递交
一份“优先”请求。如果苏联人
介入，莱勒希望提议“有可能使
用原子弹，作为阻止继续进行这

种干预或者协助从朝鲜撤出联
合国军的一个因素。”他请求就

可能使用的原子弹的数量、目标
地区、以及关于“使用时间和运
输方式等”考虑提出见解。他还
请求就“事先提出或不提出最
后通牒而对中国使用常规或原
子炸弹”的问题提出意见。

这本是一个需要严加保

守的机密———不管这原子弹
是扔还是不扔。莱勒的备忘录
中就有一条告诫：“只有参谋
长联席会议的秘书拥有这一
备忘录的副本，参谋长联席会
议命令，要严格限制对此问题
的了解。”

可被麦克阿瑟传染了的
合众国总统也开始胡说八道
了。11月30日，杜鲁门举行
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总统先宣
读了一篇声明，无非是“联合
国军”派遣部队到朝鲜去是
要 “扑灭一场侵略战争”云

云。记者大人们通常对这样的
官样文章不感兴趣，他们希望

能有更大的炒货。
“请问总统先生，进攻是

否有赖于在联合国的行动？”
《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
维罗开始逗引总统了。
“那当然，麦克阿瑟指挥

的是一支联合国军队。”总统
作亲切状。
“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

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向比现在
更远的地方推进的话，他会这
样做吗？”莱维罗盯得很紧。
“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

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
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

样。”总统说。
《芝加哥每日新闻》的保

罗·利奇冷不丁插上一句：
“这是否包括原子弹？”

“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
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
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
应将其用之于和这场军事入
侵无关系的男人、妇女和儿

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
会发生那样的事。”总统现在
已被无冕王们牵着走了，信口
说出了正在心中拱动的隐密。

他当然应该明白，这话让对
手听了去，怎么分析都是一种赤
裸裸的威胁。或许人家杜鲁门要

的就是这个效果。12月1日，美
联社发出一个爆炸性新闻：杜
鲁门谈朝鲜战争美联社华盛顿
11月30日电：杜鲁门总统在当
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一直在
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是
否使用原子弹由战地的美国军

事领导人决定……
这消息按杜鲁门的希望

传到了北京。总参作战室的年
轻参谋们都很紧张，美帝国主
义这个战争疯子，真要扔原子
弹，跟咱们打全面战争，那我
们这个饱经战火蹂躏的国家

又要遭殃了。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

夫带着这些汇集来的情报去
报告毛泽东、周恩来。一路上
他心里也在打鼓，心说主席总
理他们这回可能又要几天几
夜睡不成觉了。没想到毛泽东

一看这些材料竟然哈哈大笑。
“我们这些对手太不高

明，又来玩这一套老把戏。他杜
鲁门真要扔原子弹，有义务先
给咱们发这个通知吗？杜鲁门
和麦克阿瑟那些话都是吓唬人
的，靠核战争和原子弹讹诈，其

结果只能使美国更加孤立。”
毛泽东把那叠材料往桌子上一
扔，就像扔一块破抹布。


